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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城镇化作为驱动人地系统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和改变的关键过程，持续推动着

城乡关系的转型与重塑。本文认为乡村孕育了城市，乡城关系实质上是母子关系，是城镇化进

程中乡村人文要素转移、人地关系转变、城乡发展转型的一种综合表征，具体体现在不同发展

阶段乡村与城市之间土地非农化、人口城镇化、产业园区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等诸多方面；传统

的城乡关系认知忽略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多维联系，以及城乡融合系统这一重要

地理综合体及其功能价值，成为产生乡村短板效应凸显、城乡发展权能受损、城乡地域功能紊

乱等突出问题的根源；转变城市偏向发展观念，基于乡村母体思维，创新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

是破解当前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现代人文地理

学迫切需要强化与自然地理学、信息地理学交叉研究，创建天—空—地一体化人地系统协同观

测体系，突出乡村人地系统的远程耦合性和系统综合性，重塑全球乡村观、乡城系统观，探究可

持续的全球乡村人地关系、城乡融合关系、村镇居业关系。乡村人地系统研究应聚焦乡村自然

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及其复杂交互过程与效应，以多学科交叉、新领域拓展与新学科

培育为支撑，创建人地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与多源数据融合计算方法论，基于过程—机理—格局

的研究思路和监测—模拟—决策支持的技术路径，探寻实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与乡城融合发

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全球共同治理的有机衔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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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球早期阶段是无生命的地表系统，随着生物的诞生出现了生态系统，到有了人类
便产生了人地系统，有了城市才形成了城乡系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发展与自然
资源的加速开发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胁迫作用，推动了世界各国深入思考现代人地关系
变化及其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1]。进入 21世纪，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提出[2]，
标志着科学认知人类发展和地球系统交互作用的现代人地关系，成为现代地理学综合研
究的重要主题。地球总面积为 5.1亿 km2，其中陆地为 1.49亿 km2，占比为 29%。陆地中
城市面积约81万km2，占陆地面积不足1%，乡村区域占据了绝对优势，世界“地球村”
可谓实至名归。当今全球发展面临土地退化与生态危机、可持续减贫与发展、农业与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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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等突出问题，其本质是地球表层乡村地域功能失调、人地系统耦合过程失衡[3]，成
为推进全球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于 2018年 3月发布的
《土地退化与恢复评估决策者摘要》报告显示，土地退化威胁全球至少 32亿人的生计，
预计到2050年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将使全球的作物产量平均下降10%，在某些地区平均
下降 50%；2018年 9月，世界银行报告称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到 1.9美
元）中的总人数为 7.36亿人；2020年 7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的《世
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2019年全世界有 7.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占
世界总人口的 1/10，估计约有 20亿人无法正常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照此趋
势，到2030年全球饥饿人口数将达8.4亿人，SDGs2.1（零饥饿）目标将无法实现[6]。这
一系列的挑战和突出问题都发生在广袤的乡村地域，深入探究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与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的重要主题，也是2020年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
兴国家战略的重大课题[4-5]。然而，如何提高农业系统产能与乡村价值，如何建设美丽乡
村和谋求可持续发展，如何提升贫困地区乡村功能及其发展内生动力，成为实现2030年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

现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网络经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促使乡
村地域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消费体系。在全球贸易网络、人口迁移、互联
网连接的框架下，人口、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在全球系统中活跃流动，强化了世界
各地之间的纽带与贯通功能，同时也为各国乡村地域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与交流创造
了历史机遇[7]。特别是互联网全球普及的“时空压缩”效应对于农业食品生产与消费的全
球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8]。英国学者Michael Woods 2012年提出“全球乡村”的概念，
认为各国农民通过全球网络建立跨国联盟（如国际农民联盟）进而将自身诉求转移到新
的空间环境，这是全球化网络改造了乡村地区的直观表现[9]。由于各国间自然资源、经济
发展、人口增长的非均衡性，使全球农业水土资源、产品供需市场在空间上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错配，而贸易全球化背景下的虚拟水、虚拟土地资源贸易有助于缓解这种供需错
位和部分地区气候制约下的粮食短缺问题[10]，促使乡村功能价值的全球释放和资源环境
压力的区域缓解，该方式为世界各国乡村地域系统关联搭建了重要平台。此外，乡村地
域拥有巨大的绿色生态系统、巨额的碳汇潜能，《京都议定书》 [12]国际规则体系下的全球
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促进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与绿色减贫创建了有利窗口，更为全球乡
村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

全球化、城镇化持续推动着区域城乡关系的转型与重塑。纵观世界城乡发展的历
程，全球城乡关系变化主要经历了从城乡分割、对立，到城乡协调、一体化、等值化的
转型过程[13-14]。长期以来，城市中心主义与城市偏向的发展观，成为制约城乡融合与乡村
健康发展，并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和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症结。城乡对立与割裂严
重削弱了乡村发展动能、剥夺了乡村发展权益，尤其是乡村空心化、水土污损化、人口
老弱化等现实问题加剧了乡村转型发展的风险和危机[15-16]。乡城关系是乡村人地关系的一
种综合表征，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乡城之间要素作用形式、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发展
模式等几个方面[17]。城市对乡村长期的“虹吸式”作用已造成乡村资源与环境可持续性
严重受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快速衰减，致使传统的城乡二元性秩序萌生出共同
（融合）发展的内生性诉求[18]。因此，正确处理乡村与城市关系的关键在于强调城乡平等
地位、要素高效配置、系统互促共进[19-20]。在全球化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科学揭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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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地系统耦合过程、动力机制与时空规律，重新认知现代乡城关系、全球乡村问题，
成为推进全球乡村振兴的科学主题和重要前提。地理学理应积极融入国内外重大战略需
求与复杂科学问题探究，将乡村地域自然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与人文经济系统相结
合，深化人地系统协同观测与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地表系统要素耦合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推进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人文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

2 乡城关系与城乡融合新认知

2.1 城乡关系的理论解析
城乡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

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
化的成败[21]。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造
成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城镇化陷入困
境，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最终进入“中等收入陷阱”[22]。城乡关系、人地关系一直是地
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尤其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创建和发展，为科学认知城乡融
合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系统解析新时期城乡关系及其交互过程的科学依据。乡村
地理学视域下的城乡关系研究超越了“乡村”特殊化的研究范式[23]，强调乡村地域的基
础性、城乡关系的交互性及其乡村重构的系统性，主动融合了生态学、管理学、社会
学、工程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经验，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体等
角度重新审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母子关系，重视城乡社会发展过程的物质现实与理论理
解[24]。从复杂系统视角探究城乡要素互动过程、机理与格局，形成时空综合理论范式及
其研究方法体系，可为深入解析乡村地域资源、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要素作用
机制及其区域性分异规律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连通、资源流动、开放合作，以及城乡融合进程中城乡人口、产
业与资源互融互通，促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乡村发展不
是孤立进行和单纯的城市依赖，而是动态交织于全球生产网络和城乡融合体之中。乡村
地域系统在全球城乡体系、地域空间联系中的重要性地位日益凸显，深入探索乡村地域
功能与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科技支撑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
科学研究与决策中，既要统筹谋划城乡可持续发展，又要审视各尺度、各区域的乡村发
展问题，尤其在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情形下，广大的乡村地区被
视为发展增长的引擎[25]。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和地域形态[19]，
现代人文地理学特别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理应顺势而为，基于全球观、综合观进行现代乡
村价值、城乡关系再认知和再审视。
2.2 城乡关系演变及其主要问题

由于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性，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乡村地域特色及其城乡关
系存在明显区别。例如，欧洲国家的城市区域多中心布局及其不断强化的城乡交互关
系，促进了组团式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居民会居住在乡村，而乡村生产者既有农场主，
也有城市工作人员，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同城市相差不大，甚至实现了城乡等值化[26]。
在美国，技术与市场的驱动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伴随着郊区化进程和
信息技术的乡村普及，形成了一些都市化村镇、自由延展的城乡互动模式[27]。因具体国
情与发展阶段的不同，目前在国际上找不到能够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系统方
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口大国、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塑造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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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转型、城乡关系变革的新格局，乡村发展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演变路径和历史谱
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经历了由乡土中国逐步向城乡中国转型[28]，主要包括城
乡分割、城乡二元、城乡统筹、城乡融合4个阶段。

（1）城乡分割阶段。1949年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配套实施了统购统销政
策、农业集体经营体制[29]、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机制，限制了城乡之间人口
自由流动，以确保农业剩余积累支持重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该发展阶段的城乡资源配置
失调，城乡发展功能失衡，城乡二元体制逐渐得以确立和强化。

（2）城乡二元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打
开国门、开放城市经济，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开始流向城市，为经济发展、城乡转型注入
了活力和强大动力。同时，中国土地市场化改革进程开始加速，大量农地征用、出现快
速非农化[30]，特别是“九五”规划以来的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工业园区、城市用地的持续
扩张，而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却偏向城市供给，该阶段的城乡二元体制制约有所改善[31]，
但是城乡发展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3）城乡统筹阶段。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五个统筹”，其中将统筹
城乡发展置之首位。2005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农业农
村转型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核心内容[32]。从此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增大了农业农村建设
投入力度。2013年创新推进“精准扶贫”战略，2014年提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乡村地域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乡村发展及城乡
统筹出现了全局性的转变。

（4）城乡融合阶段。2017年“十九大”审时度势，做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提出了
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开启了城乡融
合、一体和等值化发展新阶段[33]，明确了2035年有效破解中国“三农”问题、促进城乡
融合与全面乡村振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城乡融合体成为由“乡村中国”转向“城乡中
国”建设的基本形态。

传统的城乡关系认知主要是将乡村视为城市发展的腹地、农产品供应地，弱化了乡
村地域系统的多功能性和城乡地域系统的交互性，忽略了城乡融合系统这一重要地理综
合体及其功能价值[33]。城市发展偏向和城乡二元体制约束成为中国乡村发展权能受损、

“乡村病”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一些地区乡村发展建设主体弱化[1, 34]、土地利用
效率不高、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能力不足、居民就业收入与生活水平偏低，以及农村空
心化、农业兼业化、乡村贫困化等问题，依然是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主要方面。城市
发展偏向战略还导致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不畅、城乡功能互补互动不力，进而带来城镇化
发展和健康城市建设的许多隐患，加剧了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现实矛盾[19]，
以及城市地域系统空间不足、城镇体系结构失衡等突出问题[35]。
2.3 创新乡城关系新认知

现代城镇化、工业化从其初期兴起就离不开乡村地域系统的孕育和支撑。乡村，不
只是现代城市形成与发展的腹地，而且是城市发育的母体、城乡发展转型的基石[36]。从
学理上，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基础性、包容性，强调“乡城关系”要比“城乡关系”更
具严密的因果链及其逻辑性。乡—城系统融合与等值化发展，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城
乡融合发展的前沿战略与重要方向。因此，亟需转变传统的城乡关系研究中“城市中心
主义”观念，创新乡城关系新认知，立足于乡村地域系统审视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
展的全域性、交互性，深刻认识乡村地域系统、城市地域系统与城乡融合系统的内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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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全面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切实补齐乡村不充分发展的短
板，有效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乡城关系新认知，实质上是对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及其乡城交互作用过程的再认识。
一定的乡村地域，早期是以自然地理特征、农业生产特点及乡村社会特性为主导的。随
着人类产业分工、经济活动增强及不同规模的城镇兴起，其乡村地域的非农化、城镇化
得以发展。伴随城市地域系统的不断成长和壮大，乡村地域的城市性增强、乡村性减
弱，到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则出现了区域城乡交互作用、城乡统筹发展乃至以城市性为主
导、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乡村则变为从属性或以城带乡，形成了城乡融合系统[19]。可
见，城镇化是乡村地域要素转移、结构转换、功能转变和城乡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是促进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多体系统形成与演化的重要驱动力（图1）。

土地利用是刻画人地关系变化和城乡格局变动的重要指标。通常以一定地域的聚落
空间及其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以人地关系为纽带，以土地利用为载体来表征乡村地域
系统的基本结构及范畴。研究表明[37]，全球土地变化中60%与人类直接活动有关，其中
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土地利用活动所占据的面积分别为 86%、66%、62%、
50%，客观反映了洲际土地利用格局及其人地作用范畴的显著差异。从城乡关系看，全
球城市面积仅占陆地面积的 0.54%[38]。根据住建部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为63.9%，城市建成区面积为6.1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0.64%。可见，相对于城市地
域系统，乡村地域系统在地表人地系统中更具有原始性、基础性，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
科学构建城市地域系统、城乡融合系统，成为推进构建乡村地域系统内农业农村现代
化，以及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四化”协同发展新格局的理论基础和空间载体。

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城乡地域系统通过要素流、经济流、技术流、信息流等方式相
互连接和贯通，村镇空间体系、城乡融合体系，以及城市等级体系构成了完整意义的乡
城地域系统空间体系[19]。因而，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及其困境的破解，以及“城市病”
的有效解决均需要以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发展为支撑。着力破解前端性的矛盾和问题、

图1 乡村地域系统与乡城融合过程
Fig. 1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its rural-urban integ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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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乡城融合关系，成为优化城乡系统结构、整体提升城乡地域功能的关键。乡城关系
新认知有别于传统城乡关系中“以城带乡”的功能定位，乡城融合关系的本质是乡村地
域系统的城市内在化与城乡等值化，是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其有机衔接的更
高级形式[39]。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和乡城关系来理解城市化、工业化及其问题，就是一
个系统内循环优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将内化为系统内治理与融合的问题。在新时
期应变局、开新局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动力转换、质量变革与效率
提升的关键阶段，亟需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补齐乡村地域基础设施短板、挖掘村镇
经济潜力，以及开发利用丰腴的土地、生态、能源等自然资源，将为双循环新格局下的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与动力源泉。因而，转变城市偏向发展观念，树立乡村
母体思维，建立健全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是破解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转
型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中国城乡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3 全球乡村观与现代人文地理学

3.1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乡村观
人类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与生态

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谋求多变环境下的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
全球共识。2015年联合国发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包括消除贫困、零饥
饿等在内的17项目标。科学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促进人地和谐发展，是实现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核心内容。然而，理解乡村地域系统需要基于人地系统科学的
全球认知，探明其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互馈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形成支撑可持续发展决
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人地系统作为一个非线性系统，其某些微小变化有可能引发整个系
统巨大的、不可逆的改变[1]。某一区域的人地关系冲突也可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
效应，甚至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疫情灾害和人居环境灾难。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整
体性、系统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实现乡村
地域可持续发展需要系统性思维和跨区域的政策体系，这就要求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决策
者充分考虑生态的不可分割性和生态后果的无边界性 [40]。地理学强调人地系统的整体
性与复杂性，而现有研究主要局限于单一空间尺度或离散区域，难以揭示不同要素在多
尺度、多区域间的交换过程和运行机制，以及其内蕴的可持续性效应。为了系统辨识全
球跨区域的乡村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同问题，迫切需要重塑全球乡村观，强调经
济全球化、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乡村人地系统远程耦合性、动态性和空间性。

随着全球区域间、城乡间的连接性与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乡村地域日益嵌入到全球
生产网络与流通体系，且与城市系统的互动作用日趋紧密。大量经验表明，远距离的人
类活动会对乡村地域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41]。其中经济全球化、区域城
镇化是远距离人类活动的主要形式。经济全球化使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输送到世
界各地，而复杂贸易网络的形成会打破原有的本土人地耦合系统的组织方式与运行机
制。如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大豆贸易，一方面通过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大豆种植及其农户的
生计，另一方面促进巴西大豆种植面积扩张、土地利用集约度提升、亚马逊雨林面积的萎
缩，由此将商品发出国及接收国之间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紧密地联系起来[42]。
1986—2016 年的 30 年间，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的虚拟耕地输入量由 462.3 万 hm2增至
4117.8万hm2，增加了7.9倍。中国自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虚拟耕地输入国[43]。
这种土地空间置换将导致部分地区耕地或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以及土地利用效率的改
变，进而引发区域资源与生态压力的转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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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化导致的跨区域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城镇化则通过人口的“乡—城流动”、城
市空间扩张、城市资本转移及技术扩散等形式不断重塑乡村地区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
如大规模的乡村人口离乡进城，导致乡村地区耕地撂荒、宅基地空废化，日益增长的城
市粮食消费需求引致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激增的建设用地需求导致城市边缘区生态空间
被蚕食、耕地非农化。应充分认识到，现代城镇化是以不同空间距离的乡村人地系统之
间，以及不同交通网络下城乡融合系统之内的要素流相互作用为主要特征，强调其引发
的多尺度、跨区域、流空间关联，对于构建全球乡村观、人地系统观大有裨益。

全球科技变革及其不断衍生的现代社会需求推动着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发展，正
在改变传统的以点线面的地理知识、格局与过程的描述，逐步进入到对复杂人地系统协
同观测与模拟阶段。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并不是各自占据割裂的物理空间，而是交互作
用、相互渗透的融合系统。宇观地球，地表系统主要是海陆关系；史观陆地，核心是人
地关系；纵观用地，主体是乡城关系；细观乡村，基础是居业关系。乡村人地系统实质
上是不同尺度下乡村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地域综合体。在空间上，以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地域性为基础，可扩展到全球地带性、聚焦“人地圈”，
也可细化至地方性、立足“地域类”，这样形成了全球、国家、地区多层级的乡村人地系
统（图2）。基于水土气生人多要素过程耦合，解析乡村地域系统多功能空间形态，以及
从村域、镇域、县域、市域、全国到全球尺度的人文经济过程尺度转换规律和人地系统
耦合模式，探究社会—经济—自然系统交互作用机理及其效应，成为现代人文地理学面
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之一。
3.2 全球视野下人文地理研究创新

人文地理学的科学内涵及其学科体系具有时代性、动态性。中国人文地理学注重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的交叉集成，强调以任务带学科、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
任。长期以来，围绕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重点关注了城乡发展转型、农业与土地
利用、乡村人地关系、劳动力转移、居民点结构体系、村镇产业发展等研究主题，研究

图2 乡村人地系统的层次与尺度
Fig. 2 Hierarchy and scale of rural human-eart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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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侧重于特定的地理空间，或针对某些具体问题，而对于人地系统复杂性的全面思
考、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尺度多要素与跨区域的综合研究仍显不足。当今全球正面临环境
变化、各类疫情灾害迭发，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可持续减贫与发展、能源安全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重大议题，发展方式也从着力解决温饱问题的生活驱动和追求经济增长的
生产驱动，逐步向以生态驱动、绿色发展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转型，使全球乡村
区域发展从未来规划的边缘被重置于核心地位[45]。随着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强度及其影响
程度的不断变化，现代人文地理学成为研究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探索解决全球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支撑，亟待强化人文地理学研究人地系统核心主题的多要素耦合
性、多尺度关联性，创建国土空间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深入探究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
文明建设、全面乡村振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和可行路径，科学
支撑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以及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新征程，创新发展以人地系统科学研究为核心的全球人文地理学、以地域差异
格局为重点的国别及区域地理学、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城乡转型地理学[36]。

科学甄别全球性乡村问题、形成乡城关系新认知，是推进全球视野下人文地理学理
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全球性问题主要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
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诸多严峻问题，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综合性和挑战性。当
今全球环境变化、区域城乡差距拉大、全球贫困治理难题、农业生态环境退化与粮食安
全保障等问题都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全球性危机与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形成共识、
协同解决。同时，由于全球城市化的地域差异性、乡村区域的复杂多样性，致使全球性
乡村问题又具有不同的区域表现形式。如2020年中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建设，开始进入全面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时代，现代人文地理学亟需强化人地系
统基础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创新[46]，深化与自然地理学、信息地理学的交叉融合，通过创
建天—空—地一体化人地系统协同观测体系，深入探究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与城乡地域融
合规律、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过程与机理、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格局与未来情景、乡村振兴
地域模式与转型发展路径（图3），进而为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理论
参考和科技支撑。

图3 乡村地域系统与人文地理学交叉模式
Fig. 3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cross-model of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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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球乡村地理学研究体系
乡村地理学是研究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过程、格局及其乡城融合发展规律的科

学。按照尺度可分为全球乡村地理（人地圈）、国家及区域乡村地理（城乡圈）、村镇及
农户地理（村镇圈）（表 1）。传统的乡村地理学强调乡村社会经济地域系统空间格局、
变化过程、演化机制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47]，忽视了对一定地域乡城逻辑关系及其
演进规律的系统考察，以及对乡村生态价值、资源效率与系统功效的综合评估。城乡关系
是世界各国多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内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城乡
结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一些地区“以城带乡”的发展范式造成城市
的极化作用显著大于其扩散作用，导致乡村地区的关键生产要素持续流出、农业兼业化
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为乡村地域功能衰退及其乡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原因。

城乡融合发展是未来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形态及对传统城乡关系认知的历史超越，
既不能理解为城市与乡村资源要素的简单重合相加，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以城市化为主
导的乡村转型过程，而是基于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均衡配置、充分发展的城镇化与乡村
化“双轮驱动”的融合新局面。全球化有助于打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界，在当今全球
化经济时空中，不同层级的乡村地域与全球生产网络、区域城镇体系的重要节点相连接，
将形成新的空间单元及其经济联系，这就要求现代乡村地理学努力突破传统的地方观念、
乡土理念与区域尺度，将研究对象由过去的乡村聚落、乡村空间，转向乡村系统与乡城
关系，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全球及其广阔的乡村地域，科学解析乡城关系和城乡融合发展
的时代内涵与地域规律，推进创建不同尺度的多要素耦合机制、重组格局及其乡村系统
治理体系，有序推进区域城乡融合、人地系统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模式的全面创
新，进而奠定全球人地系统耦合、健康城镇化与全面乡村振兴研究的学理基础。

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是指一定时期乡村地域系统的运行方式、结构形态和发展理念的
根本性转变过程。通常包括要素转型、结构转型与功能转型，具有多尺度、多维度与多
目标性。在村镇及农户尺度，通过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和产业重塑，优化土地、资
本等生产要素配置与村镇地域格局，科学协调人居关系、产城关系、居业关系，成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在国家及区域尺度，科学认知乡城关系及其变化格局，是度量
乡村发展质量与城乡融合状况的重要依据。深入探究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城乡融合
系统、演变规律、城乡交互作用机制及其优化调控路径，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在跨国及全球尺度，推进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利于促进

表1 全球乡村地理学研究体系
Table 1 Research system of global rural geography

尺度

跨国及全球
(人地圈)

国家及区域
(城乡圈)

村镇及农户
(村镇圈)

内容

全球乡村发展
与人地关系

城乡融合格局
与乡城关系

村镇功能优化
与居业关系

变化与挑战

• 全球环境变化影响
• 国际粮食贸易挑战
• 全球农业生态危机
• 全球贫困治理难题
• 疫情危及健康安全

• 国家粮食供求危机
• 区域农业经济衰退
•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 区域生态退化风险

• 村镇土地空废问题
• 社会福利保障低下
• 人居环境质量恶化
• 乡土文化日渐衰微

目标

• 优化调控人地关系
• 推进全球农业发展
• 促进全球生态保护
• 推动全球贫困治理
• 人类健康保障机制

• 提高粮食安全水平
• 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 保护区域生态安全

• 提升土地功能价值
• 提供基本社会保障
• 改善聚落人居环境
• 传承特色乡土文化

研究方法与手段

宏观尺度研究：
• 遥感与GIS技术
• 大数据应用
• 风险评估
• 网络分析
中观尺度研究：
• 协同观测
• 定量模拟
• 预测预警
微观尺度研究：
• 定量评估
• 定位监测
• 参与式调查

2877



地 理 学 报 76卷

国家或地区按照“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比较优势，调整优化其经济结构与发展方
式，进而引发人地系统交互作用关系、地域结构及其功能的转型变化。全球化所带来的
网络、资源和行动者融入乡村、改变了乡村地区，形成更加复杂的乡村系统结构与空间
形态[9]。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群、重要经济区和都市圈，以及快速城镇化进程深刻地影
响着乡村地域系统的转型发展，成为推动国家或地区城乡地域系统重构、经济发展主体
形态演进的强大动力，对于乡村地域系统“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变化的
影响更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和持久性。现代乡村地理学应适时将研究内容扩展到更加宏
观的全球及国别尺度，聚焦揭示远距离作用下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及其
优化调控路径。

4 人地系统耦合与乡村振兴研究

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48]，以及新时代城乡发展转型、国土空间治理的宏观背
景，可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划分为城市地域系统、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1]。人地
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转型研究的主要内容。地表所有复杂系统都由许
多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组成，这些复杂系统或受偶然支配，也可能是混沌系统。现有的
研究内容大多是处于平衡态的体系，而当今的人地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
交互融合的开放巨系统，各种自然因素与人文社会要素的逻辑关联及其作用过程异常复
杂，因此人地系统的研究体系实际上是非平衡态的，很难有普适的系统理论。综合性、
交叉性是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新兴学科和前沿领域涌现的地方[49]。
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新需求和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新形势，亟需建立深入探究
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演变过程及其复杂交互效应的新型交叉学科，即人地系统科学[1]。人
文地理学的人地系统研究亟需强化多战略叠加、多学科交叉、多方法融合，尤其需要聚
焦区域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界面系统，把现代人文过程深度融入地球圈层系统，推进地
球人地系统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综合动态研究。为此，现代人文地理学首先要创新解
析复杂系统的研究范式，创新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构建人地系统科学理论框
架，进而以人地系统科学为指导，深入探究乡城融合过程、人地系统耦合趋势，以及全
球乡村地域系统研究新命题和前沿新领域。
4.1 乡村人地系统科学研究框架

人地系统耦合是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渗透，并形成人
地耦合系统的综合过程。乡村人地系统科学研究立足乡村地域系统，探究乡村自然生态
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互动关系及其交互作用路径，其中人类活动的资源生态环境效应、人
地系统演变规律及其交互影响是其研究重点，侧重乡村人地系统过程、机理、格局、多维
效应及其模拟、预警、优化调控研究，通过畅通城乡要素流通、重构城乡地域结构、优化
城乡发展功能，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城市地域系统的互联融通和城乡融合发展（图4）。

乡村人地系统研究遵循可持续发展规律与学科交叉要求，强化乡村人地关系的“人
类维”“自然维”及其交互渗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人地圈”），聚焦城市与乡村
地域系统中人地关系的要素、过程与地域耦合研究[1]，探明乡村人地系统耦合规律性、乡
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性，提升乡村人地系统科学对乡城融合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以
及全球化响应的契合度、参与度和贡献度。

基于乡城关系新认知，乡村人地系统科学研究需着力解决乡村地域系统、城乡融合
系统与城市地域系统的耦合发展问题，实现城乡地域系统的均衡与协调发展，其创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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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在于实现多学科交叉与协同、新学科培育与创新，以及学科领域拓展与深化，推进乡
村地域系统的工、理、管多学科研究的深度融合，实现乡村人地系统理论、技术与应用
的集成创新，在多学科融合进程中实现现代地理学“博”与“大”的协同发展。同时，
基于工程学的技术端特点，进行乡村人地系统要素结构调整、地域功能优化调控，实现
乡村人地系统科学“精”与“深”的有效衔接，拓展现代乡村地理学的学科内涵，发展
乡村科学和地理工程学。
4.2 乡村地域系统与城乡融合模式

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之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
多功能的地域综合体。按照人地关系特征及其功能差异，乡村地域系统可分为农业系
统、村庄系统、乡域系统、城镇系统[33]。乡村孕育了城市，支撑了城镇化发展，在其演
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乡中城”的空间格局和“以城带乡”“融合发展”的城乡关系。工
业化、城镇化实质上是乡村地域系统要素转移、结构转变、功能转型的空间演进过程，
也即一定地域的乡村自然、生态、经济与社会系统交互作用、耦合发展的综合人文过程。

19世纪末期，Ebenezer Howard提出“田园城市”设想，这是早期城与乡综合体思想
的重要体现，侧重强调了相对封闭区域的城市建设与地域环境、农业生产相互关系。中
国的人地关系复杂、区域差异悬殊，乡村地域系统更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开
放性特点[19]，伴随着一定地域空间的乡—城关系演变，形成了具有国情特点、乡村特色
的城—镇—村等级关系及其城乡融合模式（图 5）。“田园综合体”作为新田园主义的重
要载体，是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与乡村综合发展新模
式。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推进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战略，就是要以城乡融合与乡村重构为导向，以完善城
乡基础网、乡村综合体为抓手，凸显不同功能的乡村综合发展特色，强化中心社区与特
色村镇优势，加快培育“三生”（生态、生产、生活）结合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
做强村镇空间场、做实乡村振兴极[33]，研究推进“五体乡村”（田园综合体、生命共同
体、村镇有机体、特色经济体、创业联合体）的系统建设[50]。
4.3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目标在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
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命运共同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 [51]。因
此，科学协调城乡关系、乡村人地关系成为促进城乡深度融合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
径。从学理看，乡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多要素相互作用过程及其耦合状

图4 乡村人地系统科学研究框架
Fig. 4 Research framework of rural human-earth system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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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决定着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进而影响着乡村人才、产业、文化、生态与
组织振兴（图6）。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贫困化、村庄空心化、环境污损化等现实问
题产生的直接动因在于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失衡、功能失调，其本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及
其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三分”体制机制，阻碍了城乡系统间交互作用和
城乡融合体的健康发展[36]。因此，基于现代乡城关系与乡村人地系统科学认知，加快构
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探究乡村转型发展、促进全面乡村振兴，成为
现代人文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服务科学决策的重要任务。

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乡城关系新认知，旨在重塑城乡多元价值体系，实现乡村人地
系统要素耦合、结构优化与功能提升的人文过程。城乡融合发展与全面乡村振兴研究的
衔接点在于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过程及其融合体形成机理，探索乡村转型、城乡融合与乡
村振兴传导机制及其创新路径，探明城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及其新时代乡村治理、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情景格局。全球人文地理学要为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规
划决策提供科学支撑，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亟需深入开
展乡村地域系统转型过程、机理、格局、类型与效能的综合研究，系统揭示城镇村协
调、人地业耦合的乡村地域综合体形成过程与演化规律、自然—社会多要素耦合机理与
城乡融合系统动力机制，研究提出乡村地域系统内循环与城乡融合互循环地域模式，以
及未来不同情景下的乡村振兴路线图和空间新格局。

图6 乡城系统互动机理及其战略关联
Fig. 6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rural-urban system and its strategic correlation

图5 乡村地域系统及其城乡融合模式
Fig. 5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its integrated urban-rur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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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乡村地域系统是现代乡村地理学的研究核心。重新审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重构乡
城关系新认识，成为系统探究全球乡村人地耦合关系，创新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
前提。全球化背景下，系统推进全球人文地理学研究对于支撑全球性乡村问题的解决、
相关国际科学计划的实施，以及国家层面人地协调、城乡融合、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落
实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乡村地域特色及其城乡关系存在明显区别。因具体国情与发
展阶段的差异，目前在国际上找不到能够解决中国城乡转型与乡村振兴的系统方案。中
国城乡关系经历了由城乡分割、统筹到逐渐融合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城乡分割、城乡
二元、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4个阶段。传统的城乡关系认知忽略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内
在关系和多维联系，以及城乡融合系统这一重要地理综合体及其功能价值，成为产生乡
村短板效应凸显、乡村发展权能受损、城乡地域功能紊乱等突出问题的主要根源。

（2）乡村孕育了城市，乡城关系是母子关系。乡城关系新认知，实质上是对乡村地
域系统转型及其乡城交互作用过程的再认识。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和乡城关系来理解城
市化、工业化及其问题，就是一个系统内循环优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将内化为系统
内治理与融合的问题。基于乡村母体思维，转变城市偏向发展观念，创新全球乡城关系
新认知是破解当前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

（3）新时代乡村发展交织于全球生产网络和城乡融合体系之中，现代人文地理学正
面临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化发展的重大机遇[52]，迫切需要强化人文地理学理论、方法创
新及其与自然地理学、信息地理学的深度交叉融合，创建天—空—地一体化人地系统协
同观测体系，突出人地系统的远程耦合性和系统综合性，重塑全球乡村观、乡城系统
观、城乡融合观。着眼于全球、国家、区域等不同尺度，围绕人地圈、城乡圈、村镇圈
等关键乡村地域及其前沿科学问题，探究可持续的乡村人地关系、城乡融合关系、村镇
居业关系，成为科学认知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服务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沿领域。

（4）人地系统耦合是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相互渗透并形成
人地耦合体的综合过程。乡村人地系统研究应强化人地关系的“人类维”“自然维”及其
交互渗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立足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多元文化系
统，创建人地系统协同观测技术方法，推进多学科、跨部门理论和技术的知识集成创新[53]，
探寻实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衔接路径[54]。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需强化世界“地球村”意识，致力于保护自然大格局、优化城
乡新格局、管控区域多变局，深入研究全球可持续减贫与乡村振兴、全球农业与生态安
全情景，探明“双循环”背景下乡城深度融合发展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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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w thinking of
global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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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s critical to the achievement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s the key processes, continuously drive
the human- earth system to make adaptive response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ural relations. The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ly a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transfer of rural humanistic facto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 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cogni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gnores the multi-
dimens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as well as the existence of the rural-
urban integration system, resulting in prominent drawbacks of rural regions, negatively
affecting the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rights, and resulting in urban and rural territorial
dysfunction and other problems.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to reform the urban-bias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o innovate the new cognition
of rural- urban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thinking of "rural maternal effect", which highlights
that rural areas nourish the city. Based on the remote coupling and systematic synthesis of the
rural human- earth system, modern human geography urgently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cross-
research with physical geography and information geography, create a coordinated observation
system of human- earth system supported by the sky- space- ground integration, reshape the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rural-urban system perspective, and reorganize the global
rural human- earth relationship, the rural- urban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and the living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Rural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territorial system is the core of rural
geography research. The rural human- earth system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coupling of
rural natural ecosystem and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and their complex interactive processes
and effects. Support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the expansion of new field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disciplines, it should create the collaborative observation technology
of human-earth system and methodology of multi-source data fusion computing, the research
idea based on process- mechanism- pattern and the technical path of monitoring- simulation-
decision support, and explor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path between rural human-earth system
coupling and rural-urb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mmon governance.
Keywords: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urban relationship;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rural-
urban integration system; human geography; human-earth system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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